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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回  日人肆行淫婦女　韓國又失審判權

　　上回書說的，是那高麗國失財政巡警權，這一回說，高麗失審判權。他那審判權怎麼失的？也有個原因，在前上美國留學那一

群學生，內中不是有一個岳公嗎？此事就因只岳公娶妻而起。岳公之妻，怎麼就能把高麗審判權失了呢？列位不知，聽我細細的說

一說。　　單說岳公娶妻劉氏，小字愛戴，是平壤城北會賢莊，進士劉真生之女。生的花容月貌，傾國傾城，不亞如廣寒仙子。以

小又從他父親讀過書，曉得綱常倫理。平壤城裡，要講究才貌姿色，婦女之中，算靡有趕上他的就是了。十八歲那年過的門，夫妻

甚是相得。過了一年，岳公上美國去了，愛戴就從著公婆在家度日。

　　光陰在蔣，不知不覺的，就是二年有餘。這一日劉家趕車來接愛戴，言說他母親有病想他。愛戴聽這個消息，就稟報了公婆，

說：「是我母有病，命人前來接我，我想只去看看老母病體如何？」岳公夫婦說道：「你母有病，你那可不去看看呢，再說咱們家

中，也用不著你作甚麼，你就快快的拾道（掇）著走吧。」又說道：「你把咱家的果品食物，與你母親拿點去。」愛戴說：「是，

兒媳尊命！」於是愛戴回到自己屋中，拾道（掇）東西去。

　　單說岳公有一妹妹，名喚香鈴，年方十五歲，生的是品貌無雙，溫柔典雅，素日與嫂嫂最相善，天天跟著學習針指。這一聽說

他嫂嫂要出門，他也要跟著去，遂也稟告了父母。他父母素日最愛喜他，也就應許了他啦。於是就拾道（掇）了拾道（掇），過了

一會，愛戴收拾完畢，過來拜別了公婆，領著香鈴坐上車子，可就撲奔會賢莊走下來了。

　　好一個劉氏愛戴女娥皇，他一心要上家中探老娘。繡房裡梳裝已畢後房去，拜別了公婆二老出庭堂。帶領著小香鈴把車上，岳

安人送他故（姑）嫂到門傍，說：「兒媳到家見了你父母，千萬要替著老身問安康。就說是老身無空來問病，捎去了一點薄禮表心

腸。香鈴兒十五六歲孩子氣，別讓他無故說李與說張。為女孩說語要不加拘管，必使喚人家外人說短長。走道上總要時時加仔細，

防備那胡匪強盜把人傷。」

　　老安人囑咐以（已）畢回房去，他姑嫂坐車奔了會賢莊。劉愛戴坐在車上心暗想：「也不知我母因甚病在牀。年邁人得病多半

思兒女，若不然不能接我回家鄉。」這佳人正在車上胡思想，忽覺著夏日清和天氣暢。但只見遠山聲（生）翠含嫩綠，近處裡野草

鮮花氣馨香。雙雙的燕子銜泥空中繞，對對的蝴蝶尋香花內狂。蜜蜂兒抱著漢珠歸枯木，家雀兒覓蟲哺雛奔畫堂。滿堤邊桑枝向日

蠶織繭，各處裡麥浪迎風遍地黃。愛戴娘觀著物景忽觸動，叫了聲：「香鈴妹子聽言良。咱姑嫂兩月未出城外看，這風景比著從前

分外強。際是時花草宜人天氣暖，為人的不可虛度這時光。士子宜苦坐南窗求經綸，農夫宜鋤草扶苗壟頭忙。作工的發明機械心路

暢，營商的貿易別家不淒涼。就是那朝廷大老君與相，也當宜安排政治保家邦。咱國家人民昏愚治政策，那君臣還在朝中睡黃梁。

這時候若不圖謀保國策，豈不是白費這個好時光？韶光兒一去無有回來日，咱的國一弱何能轉盛強？」

　　他姑嫂正在車上閒談話，猛抬頭看見一座大山岡。兩邊鄉樹木叢雜人跡少，猛聽那古寺鐘鳴響叮噹。這佳人正然觀看遠山景，

忽聽的後邊有人話短長。一回頭看見三個日本子，緊跟著他那車子走慌忙。愛戴娘以（一）見日本心害怕，說：「他們幾時跟隨到

這鄉？」日本賊狗見佳人回頭看，一個個心懷不良發了狂。這個說：「這個媳婦多俊俏。」那個說：「那個姑娘也很強。」這個

說：「咱國無有這美女，真不亞月宮仙子降下凡。想煞法將他二人得在手，與咱們雲雨巫山把妻當。」他三人一行說著進山口，立

刻間生出一種壞心腸。走到了樹木深密無人處，他三人一齊上前把路擋。跑上前去把車夫打，將車夫推倒地當央。這一個扯住愛戴

懷中抱，那一個拉著香鈴林內藏。這佳人見事不好高聲喊，那日本立刻說要行不良。

　　眼睜睜他姑嫂要失節，忽然間來了二位強壯郎。他二人手提大棍往前跑，到跟前大棍就往空中揚。只聽的咔叉一聲招了重，二

賊子一齊打倒地當央。那一個見事不好要逃命，被樹枝掛住衣裳無處藏。他二人一齊上前忙捉住，用繩子將他三人綁樹上。次又將

車夫，香鈴忙扶起，那佳人這才過來話短長。

　　話說那三個日本，將他姑嫂拉下車子，就要肆行姦淫，眼瞅只就要靡救，只見從樹林中闖出兩條大漢來，手持大棍，跑至跟

前，將那三個日本賊打倒，綁在樹上。次又見車夫、香鈴倒在地上，他二人又上前扶起。愛戴娘也從那邊過來。那二人問道：「你

們是望那裡去的？幾乎遭了危險。」愛戴遂將姓氏家鄉，始未從頭對他二人說了一遍，遂問道：「義士高姓大名？那裡人氏？今蒙

救命之恩，刻骨難報，望祈義士留下姓名，請至我家，小婦人重重的賞賜吧。」他二人一齊說道：「咱們全是高麗國的人民，那日

本人前來欺服（負），無論誰都當宜相救。況且咱們相離不遠，禮當患難相恤。日本子肆行淫虐，我們那可坐視不救呢？救你們本

是我二人應盡的義務，豈可言謝呢？」又說道：「這個地方叫留雲浦，此山叫作落雁山，我們是兄弟二人，我名張讓，他名張達，

就在這山南炮手窩堡住著，以打獵為生。今日早晨打了一隻白鷺，不知落在那鄉，我兄弟二人正在此尋鷺，忽聽你們招呼救人，所

以我二人才來的。」愛戴聞言，說道：「就是張家二位義士了。」遂拜了兩拜。他二人秉手當躬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！」張讓又對著

張達說道：「你去把鄉約地方找來，讓他們把此三個賊使（子），送到審判廳處問罪。」張達領命而去。張讓又跟愛戴說道：「你

們不必搶（串）親戚了，可以坐車回家去，與這日本人打官司吧。」愛戴以（一）聽，說道：「可也是呀。」遂叫香鈴上車。那香

鈴站在那邊，如癡如呆，一言不發。愛戴知道是被賊嚇著了，遂將他抱在車上。這個時候，那張達也將鄉約地方找來了。那鄉約地

方到在跟前，從樹上將他三人解下，從（重）新綁上，帶著望審判廳去送。張氏兄弟也跟著去作甘（乾）證。那車夫復又抹過車

子，趕只回岳父（府）而去。

　　單說那鄉約地方，同著張氏兄弟，將那三個日本人，送到審判廳。這審判廳的廳長，姓雷名地風，素日最恨日本人。當日接了

留雲浦鄉約地方，所報的日本人強姦婦女的案子，立刻升堂，將他們一幫人全喚上堂去。先叫那鄉約地方說道：「日本人怎麼姦淫

婦女，姦淫的是何人家的婦女？你二人從頭說來。」那鄉約的地方一齊上前，施禮說道：「大人不知，只道城中嶽懷嵩的兒媳劉愛

戴，同著他小姑岳香鈴，去上會賢莊劉真生家中串門。路過那落雁山，這三個日本人，見色起意，將他姑嫂拉下車來，就要姦淫，

多虧了張讓兄弟，將他們救下，又再（把）這三個賊拿住，報於我二人。我二人看這事非小，所以才將他三人押著，送到這鄉。」

雷大人又問那張氏兄弟，說道：「這三個日本賊，是你二人拿住的嗎？」張讓、張達說：「是我二人拿主（住）的。」雷大人一聽

此言，衝衝大怒，叫：「衙役們！把那賊人與我帶上來！」那衙役們一聽此言，哄的一聲，把那三個日本賊，一齊拉到堂上。雷大

人一見可就動起怒來了。

　　雷大人坐在堂上怒衝衝，罵了聲：「日本賊人禮不通。咱兩國通商定約原為好，你三人為何到此來行兇？無故他把我婦女來姦

淫，看起來這事實在是難容。你國裡婦女必然興姦淫，若不然何為到此胡亂行？縱就是你國婦女興姦淫，咱兩國法律焉能一般同。

咱兩國法律既然不一樣，你三人這樣作來就不中！你國人在此胡行非一次，尋思起把人眼睛活氣紅。看起來你們盡是欺侮我，今天

我一定不能來寬容。」雷大人越說越惱越有氣，忙把那三班衙役叫一聲：「上前去將他三人捆倒地，與我打八十大板莫留情。」眾

衙役隊（一）聽大人吩咐下，一個個拿起板子抖威風。走上去將他三人按在地，五花板就往他們身上招（揍）。立刻間每人打了八

十板，但見那賊子手上冒鮮紅。雷大人以（一）見衙役打完了，他又在大堂以上開了聲：「我今天實在寬容你三個，聽一聽岳父婦

女他的聲。那婦女要是因此得病喪了命，我一定讓你三人把命釘。叫衙役將他三人押在獄，然後再去請那位岳懷嵩。」

　　眾衙役領命而去咱不表，再說那大人名叫雷地風。大堂上拿出紋銀整十兩，賞與那張讓、張達二弟兄。「你二人拿賊有功應受

賞，將銀子帶到家中度時光。」他兄弟謝恩已畢領銀去，鄉約也跟著他們回家中。雷大人一見他們全去了，自己也下了大堂後宅

行。押下了此事咱且不表，再把愛戴姑嫂明上一明。

　　話說劉愛戴領著香鈴，回到家中，下了車子，將小姑香鈴也抱下來，然後又對車夫說道：「你回去對我爹娘說，要想我改日再



來接我吧。」那車夫說：「是了。」遂趕車回家而去。

　　單說愛戴娘扶著香鈴，來到後堂，將香鈴扶在炕上，次又與公婆問安。岳老夫婦說道：「你們姑嫂怎麼回來了？」又說：「香

鈴他怎樣的了？」愛戴遂將日本怎麼行兇，怎麼被人救的事說了一遍。岳老夫婦一聽此言，氣的面目改色，一齊說道：「這日本人

真無禮，幸虧有張氏兄弟相救，要不然，你姑嫂一定被他污辱了。」愛戴說：「那事先不必提了，還是請個先生，與我妹妹治病才

是呢。」安人遂到香鈴身傍說道：「孩兒你怎的了？」那香鈴一言不發，吁吁的直喘。安人一見香鈴的病體甚重，遂請了好幾位先

生，吃了好幾付藥，病體也不見好，尚且加增。岳老夫婦也是無計可施。忽有家人來報導，說：「啟稟老爺得知，外面有二個公

差，請你上審判會話。」岳懷嵩說：「你去告訴那公差，就說是我姑娘，被日本人嚇病了，今日無空，有事改日再辦。」家人出

去，將那話告訴與公差，那公差一聽，也就回去了。

　　單說那劉愛戴在後堂煎湯熬藥，伺候小姑香鈴。到了天黑，安人說道：「媳婦你回房安歇去吧，夜間我老身扶持他吧。」於是

愛戴辭別了婆母，回到自己屋中，坐在坑（炕）上，尋思起白天之事，可就落起淚來。

　　劉氏女悶坐房中淚盈盈，尋思起白天之事好傷情。「只因為母親得病把我想，我這才領著小姑出門庭。那知道中途路上逢[賊]
寇，日本人將我姑娘來欺凌。幸虧有張氏兄弟來搭救，若不然我們貞節保不成。這貞節雖然未失也丟丑，又嚇病我那小姑名香鈴。

那病體吃藥不把功效見，看光景恐怕難保死與生。香鈴妹一旦不好喪了命，我還有甚麼顏面對婆公。我丈夫美國裡求學把書念，算

起來去了二年有餘零。我在家創下這樣大醜事，豈不是挖我丈夫好聲名。外人都說我被日本人羞辱，這聲名跳在黃河洗不清。我今

夜不如一死遮百丑，免去那外人笑話不住聲。丈夫呀！你在美國學堂住，那知道為妻今夜喪殘生。咱夫妻今生今世難見面，要相逢

除非夜晚在夢中。望丈夫好好在那求學問，回國時好替為妻報冤橫。要能夠剿除日本興韓國，社會上也是赫赫有聲名。次又將高堂

老母心中想，咱母女今生也恐難相逢。別人家養女都是防備老，你老人竹籃打水落場空。母親呀！有著（朝）一日歸地府，孩兒我

不能弔孝去陪靈。」哭了聲生身老母難見面，歎了聲半路夫妻不相逢。這佳人哭罷一會忙站起，在樑上掛了三尺雪白綾。用手挽個

豬蹄扣，雙足站在地當中。將脖子伸在扣兒內，但見他手又舞來腳又登。不一時手腳不動魂靈飛散，可惜那多才多智女花容。繡房

裡愛戴懸樑咱不表，再把那岳老夫婦明一明。

　　話說岳老夫婦看他女兒的病，一會比一會增加，心中甚是發急，趕到天道將亮的時候，那香鈴忽然咔了一聲，氣絕而亡。他夫

妻一見香鈴背過氣去，連忙的招呼，招呼了半天，也靡過來，可就哭起來了。

　　老安人一見香鈴歸陰城，你看他跺足捶胸放悲聲。說：「我兒得病為何這樣快，是怎麼一夜就喪了命殘生？我的兒你死一生只

顧你，拋下了為娘一身苦伶仃。昨早晨咱們娘倆還談笑，為甚麼轉眼就把為娘扔？像你那樣精神伶俐百般巧，讓為娘怎麼能夠不心

疼？為娘我就生你們兄妹倆，從小裡愛似珠寶一般同。你哥哥現今留學在美國，我也是常常掛念在心中。孩兒你一見為娘我愁悶，

就對著為娘來把笑話明。只誠（曾）想常常在家為娘伴，那知道今早偶然把命坑。你這命是讓日本活嚇死，若不然煞（啥）病也靡

有這樣[凶]。娘只為你們姑娘最相好，為讓你跟著嫂嫂離門庭。早知有今朝這個兇險事，斷不能讓你離了娘手中。」老安人越哭越
痛淚如雨，好比似萬斛珍珠滾前胸。後堂裡安人哭的如醉酒，又聽那丫鬟過來稟一聲。

　　話說安人正在房中痛哭愛女，只見跑過來一個丫鬢，說道：「太太不好啦！我方才起來，上前堂掃地，只見我們少太太弔在樑

上死了！」岳老夫婦說道：「怎麼你少太太弔死了？」丫鬟說：「弔死了。」他夫婦一聽此言，慌忙跑到那屋中，只見愛戴弔在樑

上，急命丫鬟將他解下來了。[丫]環上前解下來，放在炕上，已經挺屍了。老安人一見，又痛哭了一氣，遂命家人，上街買了兩口
棺材來，將他姑嫂盛殮起來。岳懷嵩說道：「夫人你在家中也不要哭，多哭也是無益。我去上那審判廳，告日本人，與咱姑娘媳婦

報仇要緊。」安人說：「你去吧。」

　　於是岳懷嵩出了家門，來到審判廳，見了廳長雷地風，把香鈴嚇死，愛戴弔死之事，對他以（一）說，雷廳長說道：「我怕有

此事，到底靡免了。此事昨日出差回來對我一學，我就知令愛病不好，可靡尋思你那兒媳自盡之事。到如今你也不必憂愁，我必讓

那三個日本賊，與他姑嫂抵償也就是了。」懷嵩說道：「大人你酌量只辦去吧。」遂辭別大人，回到家中，命人將他姑嫂埋葬了，

單聽那雷大人處治日本賊的信息。

　　單說那雷地風送走了岳懷嵩，立刻升堂，把那個日本人提出獄中，問成死罪，定了一強姦幼女，致傷性命的案子，遂急拉到法

場斬首。那岳老人夫婦聽說，甚是解恨。且說雷廳長，將那三個日本賊斬首，當時驚動了滿城日本人，一個個來到他們領事衙門，

把此事對他們的領事一學。他那領事聞聽此言，急忙修了一封書子，打到漢城統監衙門。

　　那伊藤當日接了這封書子，暗中就想出來一個破壞高麗的毒策，遂坐上車子，到韓國總督府，見了李完用諸人，說道：「咱兩

國通商，我國人在你們這邊，要是犯了罪案，宜送在我國領事衙門定罪才是。現在有我們國三個人，在那平壤地方，不知做了甚

事，就說他們強姦婦女，遂定了死罪斬首。我國裡自來就靡死罪，就是有死罪，也當宜送到我們的衙門發落，你們斷不可私自就殺

了。看起來，我國人受你們的法律壓迫，真是可惜。從今後，你國的審判廳，全得歸我辦理。要不然，你這國家，也靡法保護我們

的人民，受你國的屈也是太大了。今天我與你們知道，明天我就實行，答應不答應？」說罷坐上車就回統監衙門去了。那李完用等

一個個啞口無言，甘（乾）聽著人家日本人去辦。到後來高麗審判權，又歸了日本人手，可就越[發]的不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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